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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与“镜像自我”

———以何塞的《珊瑚藤》为例

孙建光１，２

（１．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２．莱西姆大学 研究生院，菲律宾 卡威迪 ４１０７）

摘　要：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描写可以满足读者对异域情调的猎奇心理，也是作者以“异质形象”镜像自我的
有效手段。当代菲律宾作家Ｆ·西奥尼尔·何塞的《珊瑚藤》就是其中之一。何塞借助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审视
“异质形象”，镜像菲律宾民族的“自我”，对菲律宾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读者呈现了２０世纪
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社会全景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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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藤》（ＣａｄｅｎａＤｅＡｍｏｒ）是当代菲律宾
作家 Ｆ·西奥尼尔·何塞（Ｆ．ＳｉｏｎｉｌＪｏｓｅ，１９２４—
２０２２）的一则中篇小说，与《白金》《迷恋》一起编
入其中篇小说集《三个菲律宾女人》（Ｔｈｒｅ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Ｗｏｍｅｎ，１９９９）。何塞被誉为极有可能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律宾作家，他以历史性的叙

事方式，通过对细节的选择、精准的运用、精心的

安排，对情节的巧妙处理，对象征、讽刺和恰当的

对话等表现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对问题道德敏

感度的高超驾驭，为读者讲述真实可信的女性故

事。《珊瑚藤》的女主角纳瑞塔是一个从圣安娜

偏远乡村走出来的女孩，命运的安排让她成为参

议员雷耶斯的儿媳妇。在参议员雷耶斯的精心栽

培下，她逐渐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政坛新秀。

然而不幸的婚姻令纳瑞塔心力交瘁，一步一步地

把她推入罪恶的漩涡。凭借她公公在议会的政治

地位以及所交往男性的帮助，纳瑞塔积累了丰富

的政治资本和巨额财富。她是位有政治抱负的女

性，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菲律宾的政治生态、摆

脱美国的后殖民影响、改善民生，但是终究未能逃

出宿命的安排。何塞以《珊瑚藤》为题命名纳瑞

塔的故事，有着深刻的含义。珊瑚藤花形娇艳柔

媚，花繁且具微香，纳瑞塔貌美如花，性格开朗，有

思想，善决断，亦如珊瑚藤花一样艳丽明媚，代表

着菲律宾新女性形象。何塞借助作品中不同人物

的不同视角审视“异质形象”，镜像菲律宾民族的

“自我”，深刻反思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政
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他忧

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一　异质形象与自我镜像
文学作品中对“他者”形象的描写是文学创

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会根据

叙事或者故事情节发展需要，依据自身的经历或

者间接经历甚至凭空想象对异邦风情进行描写。

事实上，“西方不少文学作品的作者本人很少到

过‘异族’之地，很多时候是靠他人的描述或者自

我想象创造出一些‘原始的’‘异国情调的’‘东方

的’异族元素来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满

足西方读者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心理”①。东方

文学同样会在作品中描写西方社会或者比自己国

家强大、发达的东方大国，镜像本族形象，反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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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是一种

对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的一种特殊反思。”①无论是

西方文学还是东方文学，对异族形象的描写，都会

发生变异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异族形象的向往或

者贬低。如果用主客体两极关系确立“形象”的

价值功能，我们可以用保罗·利科提出的两个概

念———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

异质形象功能。作者用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审视

他者，往往是站在本族文化中心角度俯视“他者”

文化，把“他者”看成是低贱的、野蛮的、未开化的

来凸显本族文化的优越性，这时本族文化是高高

在上的，有益于促进自我认同、民族认同；相反，如

果作者用“乌托邦”价值功能，说明作者向往异族

价值观，渴望本族拥有与异族同样的价值观，可能

导致“自我”离异、民心涣散、社会崩溃，进而迷失

自我。作者透过“异国形象”或者“异国描述”所

呈现的“异国”内涵，不是认识论上的“真实复

制”，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臆想，而是游离于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文化中的“异质形

象”描写可以映射自我，形成“镜像效应”。福柯

以镜子为例，认为镜外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镜内是

一个非真实的世界，人们通过镜中非真实的世界

观察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使得观者所处的地方

既“绝对真实”，又“绝对不真实”②。正是通过与

镜像不断地对照，映射自我，促进人的主体意识不

断加强，“逐渐获得自我认证和自我确立”③。库

利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④。

因此，对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分析，有利于挖掘

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价值取向，探索作者的写作意

图。文学中的异质形象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西方把东方形象描写

成“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⑤，这并

非真实的东方形象，而是扭曲变异的东方形象。

作者对异族形象的描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

意识形态或者“乌托邦”的价值功能评判他者或

者本我。中国学者叶维廉也认识到东西方文学各

有一套自己的“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差

异⑥，因此在不同文化交融过程中必然会对异质

文化进行扭曲。

二　《珊瑚藤》中的“西方国家”异质形
象及价值取向

美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战后迅速崛起，成为

世界强国，自我标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灯

塔”，因此成为东欧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向

往的国度。在全球充斥着对“民主”国家美好向

往的氛围下，不乏一些冷静审视现实的“他者”，

他们或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通过作品中

的人物视角，叙述着与美国人相处后的切身感受。

事实上，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其善之本

性，有其无知盲从的自信，更有上层精英阶层的虚

伪与追名逐利的恶性。通过《珊瑚藤》中主要人

物的视角来审视西方国家的异质形象，读者能更

加深刻地理解东方小国民众是如何描述和阐释被

视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国家的异质形象，镜像自

我，反向映射本我。

（一）美国人的“他者”形象

众所周知，美国人一直生活在高人一等的优

越感之中，长期的优越感加上精英阶层的鼓吹，使

得不少民众变得更加无知盲从，人性的淳朴和奸

诈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或隐或现。何塞在《珊瑚

藤》用“东方国家”的视角审视美国人，既有意识

形态价值功能，又有乌托邦价值功能，两者没有界

限，处于一种模糊的若隐若现的态势。他们对美

国人有自己的看法，普通美国人和自己一样，可以

成为朋友，政客并不一定是优秀的、高人一等的。

何塞在《珊瑚藤》中通过不同人的视角来审视美

国人，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美国人形象，

普通人一样有虚荣心、对情感和性的追求。例

如：“……你得在女孩身上花点儿钱的，请她出去

共进晚餐，花钱给她买些糖果、巧克力啥的。不做

好这些前戏预备工作，大多数的美国女孩是不会

跟你那个的。”⑦主人公埃迪和纳瑞塔谈起自己与

美国女孩的交往，认为要想得到女孩芳心，哄好女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项静姝：《异托邦与异质形象：〈上海幻梦〉中的他者空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Ｍ．福柯，王?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邓启耀：《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８页。
爱德华·Ｗ．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９页。
温儒敏：《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３２页。
Ｆ．ＳｉｏｎｉｌＪｏｓｅ．Ｔｈｒｅｅ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Ｗｏｍｅｎ．Ｍａｎｉ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ｄａ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９，ｐｐ．３４－３５．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６期

孩是必要的。显然，在埃迪眼中，美国人也不是高

不可攀，与普通菲律宾人无异，一样地过着普通人

的生活，一样吃喝玩乐。此时的菲律宾人和美国

人是一样的，美国女孩并没有因为埃迪是菲律宾

人而拒绝和他交往，甚至发生性关系。这时的埃

迪完全可以以一种平视或者大男子主义的姿态和

美国女子交往。他无需顾忌“白人至上”的欧美

中心主义，此时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平等

融洽。但是，不同人眼中的美国人也是不一样的，

这与审视者的观察点、兴趣，特别是内在的文化基

因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多明戈·瓜迪亚眼中的美

国女性是：

嗯，在纳瑞塔之前，大使也有过几个

女人。其中一个是纽约姑娘，很有她自

己的一套，然而你知道美国女人是什么

样子的———她们压根儿就没有丁点儿女

人味。①

伊图拉尔德大使的私人秘书多明戈·瓜迪亚

眼中的美国女性是没有女人味的。他对大使的美

国情人如是评价：“特立独行”“很有一套”“没有

丁点儿女人味”。显然，多明戈对美国女性并不

是很认同，至少和他心目中的女神纳瑞塔相比，美

国女人缺乏东方女性的女人味。他认为纳瑞塔是

菲律宾第一位具有国际范儿的女性，她的美貌、智

慧、朋友圈、优雅的举止成就了她的成功。显然，

作者在创造异族形象时不是靠自己的单纯想象，

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

出来的”②。倘若作者没有强烈的本族中心主义

或者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深受本民族的“社会集

体想象”的影响，他描绘出来的异族群像应该是

各具特点，真实可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异化他者

形象。何塞对异族形象的描写明显超脱了“社会

集体想象”的僵化思维，为读者呈现了多元的异

族形象。何塞作品中的美国人形象，让读者感觉

如此之真，仿佛置身作品之中，有着亲临现场般的

感受，因为他摆脱了“社会集体想象”的束缚，为

读者呈现性格鲜明的异族形象，实现“异族形象”

创作的突破。纳瑞塔与埃迪、多明戈等接触的群

体不同，她的视角也为读者提供了不一样的美国

人形象：

跟美国人，可以做好朋友，然而他们

似乎非常地浅薄无知，他们观察这社会

的眼界，真的是太狭窄了。他们对社会

的看法不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

是媒体灌输给他们的。他们和我们做事

风格不一样，他们缺乏直觉力，没有激

情，在他们看来，物就是物而已。③

纳瑞塔对美国人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更具现

实意义。她对美国人的认知更加深刻，也更能体

现东方主义的某种群体想象。她认为和美国人可

以成为好朋友，但是他们浅薄无知，目光狭隘，易

接受媒体的宣传灌输，缺乏正确、全面的判断力，

他们做事风格呆板，不会变通，缺乏激情。显然作

者是借纳瑞塔之口描述美国人的异质形象。这一

异质形象亦或是他的自我想象，抑或是他通过和

美国人的交往形成的评价。从形象学理论视角分

析，东方人对美国人的“集体想象”更多的是美国

人的“救赎”和“自我幻想”。纳瑞塔对美国人的

形象描写显然缺乏一定的“社会集体想象”，更多

的是与美国人打过交道的部分群体对美国人形成

的一种群体想象。

（二）美国政治运行的异质形象

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一直利用各种手段

“推销”其“民主模式”。菲律宾被美国殖民近五

十年，其民众，特别是政治精英深受美国影响。很

多精英都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在政治上倾

向美国所谓的“民主模式”。《珊瑚藤》中男主人

公埃迪和女主人公纳瑞塔都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或者硕士学位，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有

着自己的理解与认知。

在美国度过的这五年里，我熟悉了

纽约和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机制。所有那

些重要的人物：参众两院的议员、筹款委

员会的成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我

全部都熟悉，都是我的熟人。还有他们

的助手，我提醒你，永远别忘记助手。这

就是为什么大使经常依赖我、要我给他

出主意的原因所在。…… 只要我们还

是美国的殖民地，我们就应该熟悉我们

殖民主子的那一套运作机制。兄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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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源头所在。①

纳瑞塔在和埃迪谈论自己回国后的政治抱负

时，对美国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了描述。“只要

我们国家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我们就应该熟悉我

们殖民主子的那一套运作机制”，从纳瑞塔的话

语可以看出，纳瑞塔深谙自己国家的政治运行机

制，源头来自美国。她对美国政治操作非常熟悉，

加上她公公参议长雷耶斯的政治根基，她从政一

定会顺风顺水。但是菲律宾国内的政治运行并没

有美国那么顺畅，政治腐败，尔虞我诈，她渴望自

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服务民众。显然，她

对菲律宾的政治本质没有深刻的认知，也无法寻

找到政治失能的根本原因。

（三）美国社会的异质形象

不少美国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曾一度效仿或

者照搬美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这和美国的民主制

度模式在其刚建国时运行较为顺畅有着密切关

系。起初，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促进了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美国独立宣

言》开头就宣称人生来平等，成为发展中国家竞

相向往的国度。毫无疑问，美国凭借其在科技、经

济、军事等方面的霸主地位，加上媒体的鼓吹，给

世界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图景。全球不少民众对美

国心怀憧憬，觉得美国什么都是好的，哪怕是获得

美国一纸文凭也是莫大的荣耀。男主人公埃迪在

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尽管如此，拥有美

国博士学位总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光环，所以我

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②显然获得美国博士学

位，让他有种特殊的荣耀感。为了得到这一份荣

耀，他愿意付出一切。大使秘书多明戈对美国充

满向往，同时也充满复杂的矛盾心理：

想想看吧，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

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我希望我也能有这

样的便利条件。③

多明戈非常羡慕纳瑞塔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

国出生，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了美国公民，内心也希

望自己能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成为美国人是多明

戈的一种奢望，这也是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普

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体想象。媒体的鼓吹，

“民主灯塔”的照耀，确实让不少人对美国充满向

往。事实是什么样子呢？恐怕也只有身在美国或

者有过美国生活经历的人才有发言权。他接着对

美国有着这样的评论：“然而美国不适合老年人，不

是老年人的乐土。”③这句话或许也能映射出作者

对美国的看法。美国的老年人或许不能享受东方

老年人的天伦之乐，孤独、无助、老无所依，这或许

是“民主灯塔”送给他们最后的“民主”礼物。

三　《珊瑚藤》中的“东方国家”异质
形象及价值取向

东方国家中，对菲律宾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

和日本。菲律宾人对中日两国的看法和时代有着

密切的关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

利，令世界瞩目。毛泽东思想对东南亚国家有着

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不少“毛泽东主义”政党或者

共产党，何塞的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一）菲律宾人眼中的东方国家异质形象

小说中，作者通过埃迪、纳瑞塔、库尼奥上校

等谈及了中国的菜肴、军人的革命精神、中国文

化，以及日本的本性和印刷技术。寥寥数语影射

出对东方国家“异质形象”的价值取向。退役军

人安东尼奥·库尼奥上校参加过朝鲜战争，他描

述了和中国军队战斗的情景，中国军人不畏牺牲、

英勇奋战的精神和意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那是一次撤退行动，因为中

国军队一浪接一浪、一波又一波地向我

们袭来，而我带领我的连队采用钳形攻

势进行战斗。我方在这场遭遇战中五名

战士阵亡。中国军人距离我们太近了，

我们只好和他们拼刺刀。我们没有进行

肉搏战，而是一直在向他们投掷手榴弹。

自动步枪的枪管都因为连续射击，而变

得滚烫，但他们仍旧吹着军号，向我们冲

过来。④

撤退过程中，菲律宾军队被中国军队追击，他

们的武器优于中国军队，但是中国军人不畏牺牲，

迎着他们的子弹，吹响冲锋号，奋勇追击，拼刺刀，

肉搏战。这场战斗给安东尼奥·库尼奥留下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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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铭心的印记，他言语之中透露出对中国军人英

雄气概的敬畏。

纳瑞塔对菲中关系有着自己的考量。这些考

量能够反映那个时代菲律宾的部分政治精英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持有的积极开放态度，期

望能够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如纳瑞塔说：

在外交事务方面，我想把我们和日

本，和中国的关系分析得更透彻。我们

应该立即承认中国，同中国建交。我告

诉杰克———①

纳瑞塔认为菲律宾和美国都应该承认中国，

并且还把自己的观点告诉杰克（美国前总统肯尼

迪）。她认为应该把和中国、日本的关系理清楚。

这说明，在那个时代，菲律宾政治精英期望和东方

大国建立外交关系。虽然那时的中国没有今天的

影响力，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受美国的影响又是深

远而巨大的，但是他们已然敏锐地感觉到东方巨

龙必然会苏醒，最终回归其应有的世界位置。

（二）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国家异质形象

文学创作中作者会通过多元的叙事视角来进

行“异质形象”的塑造，可以是从本族人视角审视

“异质形象”，也可以是通过转述异族人的话语塑

造异族的他者形象。在《珊瑚藤》中，作者借纳瑞

塔之口谈及美国人对新中国的态度。部分美国政

治精英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持一种

积极态度。例如：

“当然是肯尼迪啦。当他还是参议

员时，他就认为美国不和中国建交是不

对的。中国不像苏联那样，中国不是美

国的威胁，日本倒将会是个威胁。日本

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威胁，而

我们那些该死的政客和商人们却在出卖

我们，把我们拖下水。”②

从纳瑞塔的口中我们知道，当时还是参议员的

肯尼迪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有自己的想法。他认

为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苏联和日本倒是美国的威

胁；他认为是该死的政客、见利忘义的商人们把美

国民众拖入政治对立。何塞通过纳瑞塔之口转述

了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表明当时部分美国精英

阶层对中国持有积极的态度，他们希望与中国发展

友好的外交关系。这说明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形象

不全是负面或者是排斥的，特别是一些精英阶层渴

望和中国建立积极联系，甚至外交关系。

四　“镜像自我”的价值思考
（一）反思菲律宾自我民族形象

不同人物视角对美国及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

的异族形象描述，最终需要镜像自己，检视本民

族。小说对美国普通女性形象进行了描写：缺乏

女人味，和大多数女性一样追求情趣和性趣，纳瑞

塔和美国女人一样，感情放纵，或许是因为她是一

个来自边远的外省乡村女子，她需要付出的代价

更多。从开始的性压抑，直到丈夫去世，她遇到了

库尼奥上校，终于第一次感受到做女人的幸福。

从此性成为她俘虏男人的手段，成为她一步一步

迈向人生巅峰的资本。毫无疑问，无论是作者还

是作品中的人物，都视纳瑞塔为菲律宾新女性，她

具有的智慧、胆识、美貌都是菲律宾人心目中集体

想象的最佳形象。纳瑞塔回国后确实深受民众喜

爱，一步一步向政坛的高峰迈进。多明戈的一段

话或许能代表作者对菲律宾自我民族的期望：

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尤物，比美国小

姐或世界小姐都要漂亮。任何的社交场

合，只要纳瑞塔一到，谈话都会停下来，

大家都不说话，生怕分散了自己看绝色

美人的注意力。大家就想看着她，看着

她那双美丽的眼睛，诱人的双唇，美到无

可挑剔的鼻子。哦，我沉醉在她的美貌

中，忘乎所以。看到美女，我的反应一贯

如此。③

多明戈赞美纳瑞塔，认为她是世间“最美的

尤物，比美国小姐或世界小姐都要漂亮”，或许这

时菲律宾人终于找到了自信，他们同样拥有媲美

美国甚至世界的美女。通过和美国女子的比较，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菲律宾还是第三

世界国家，亦无需妄自菲薄，他们同样有优秀的人

才，不乏有思想、有抱负、心怀民众的政治人物和

政界美女。这些恰恰是普通民众集体想象的本民

族形象，期望出现一位能改变他们贫穷落后，提高

他们福祉的人物，帮助他们扫除政治、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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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污垢。

（二）反思菲律宾政治生态

纳瑞塔受公公参议员雷耶斯潜移默化的影

响，深谙菲律宾政要们的政治伎俩和操弄手段，同

时，通过和美国政治精英的交往，她对美国的政治

模式和政治运作也非常熟悉，因此开始试图通过

自己的努力改变菲律宾的政治生态，更好地服务

民众。随着她对美国的倦怠，她渴望回到马尼拉，

进军政坛。她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儿时伙伴

埃迪，并对自己的“执政”方略进行了思考：

“现在真的是时候让更多有头脑的

人登上我们的政坛了，而不是那种相互

吹捧，贿票买票的老一套了。玛格赛赛

自以为什么都懂，但事实上，他守旧又落

伍，只不过是手法变成收买记者而已。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可以比他做得

更细致严谨，如果你明白我所指的意思。

我们应该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民意调

查，对民意进行量化分析，研判趋势。这

些都是很复杂精细的方法，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会抛弃老一套的方法———枪炮，

暗杀，贿赂，含沙射影，谎话连篇———爸

爸所使用的那一套。你得承认，老人家

的确很有手段……”①

通过和美国政治人物的交往，纳瑞塔深知菲

律宾即便已经独立建国，但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深受美国殖民影响，和美国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她渴望改变现状，发出内心的呼喊，“让更多

有头脑的人登上我们的政坛了”，开展经常性、不

间断的民意调查，深入民众，了解民众需求。显

然，纳瑞塔渴望菲律宾政治上能够像美国一样，让

有头脑的人执政，多了解民情，服务民众。但是现

实是残酷的，要想改变腐败的政治生态不是一件

容易之事。“有时，参议员雷耶斯会斥责他所属

的精英阶层那伙人，因为他们没有为腐败的政治

制度提供替代方案，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地位。然

而，他的批评是温和且不严厉的，他们并非真想把

国家这艘大船弄沉，甚至连晃动它的意图都没

有。”②既得利益政客参议员雷耶斯也深知菲律宾

腐败的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并没有找到替代

方案，其实他们并不想真正地改变现状。纳瑞塔

渴望改变这一现状，她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期望为

改变当时僵化的政治思维和方针政策做出创造性

的贡献。

（三）反思菲律宾经济生态

纳瑞塔组建了自己的智库团队。他们讨论菲

律宾的经济改革，涉及农业改革、土地改革、消除

贫困、水稻种植、烟草和棉花种植、渔业、旅游业，

以及移民安置等问题。他们对诸多民生问题进行

了思考，也对被美国牢牢控制的菲律宾制糖业的

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问题纳瑞塔在美国

时就认识到了，她对美国控制菲律宾的主要经济

产业痛心疾首：

在地方层面，我意思是指内格罗斯

省，我想废除那儿的制糖业。那是个殖

民产业，它将我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当然，除非我们放弃配额制度。③

菲律宾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是美国的殖民产

业。菲律宾的独特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甘蔗，

制糖业是菲律宾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它的发展被

牢牢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许多菲律宾政客也是依

靠制糖业发家，参议长雷耶斯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纳瑞塔看清楚了这一点，因此她认为要摆脱美国

的后殖民影响，必须让制糖业和美国脱离关系。

她对埃迪说道，“我想废除那儿的制糖业。那是

个殖民产业，它将我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显然

纳瑞塔已经认识到美国殖民流毒对菲律宾政治经

济等的影响，她渴望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使菲律

宾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她认为要摆脱美国

经济剥削，“除非我们放弃配额制度”。

（四）反思菲律宾社会生态

城市治理全方位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

平、国民素质和治理水平。小说对菲律宾城市问

题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揭露，通过对美国城市的

“异质形象”描写，镜像自我，反思问题。例如：

还有，就是脏！波士顿并不是美国

最干净的城市———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

的朋友说，休斯敦才是最干净的，然而和

马尼拉主要街道比起来，波士顿是非常

干净整洁的，至于马尼拉犄角旮旯里的

小巷子，就更别提了。还有臭味，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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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变质的恶臭、三角洲令人恶心的咸

味，这些令人不快的气味像阴沉的季风

一样笼罩着一切。①

男主人公埃迪回到马尼拉，对马尼拉的城市

卫生和美国波士顿的城市卫生进行了比较。马尼

拉给人的印象是脏，到处弥漫着臭味，“腐烂变质

的恶臭、三角洲令人恶心的咸味”，虽然波士顿不

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但是也比马尼拉强多了。

何塞通过异域城市的美好环境镜像马尼拉的城市

面貌。埃迪对马尼拉肮脏的城市产生了一种窒息

感。这种窒息不仅仅是物理环境带来的窒息，也

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带给来人的窒息感。

纳瑞塔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交

往的经验带回菲律宾，期望改变菲律宾的社会生

态，造福民众。她期望首先从道德层面上着手重

塑社会。在和埃迪的谈论中，她明确了自己的观

点，“我对文化也感兴趣。不局限于艺术层面，那

太不上台面了。我感兴趣的是如何重塑我们的道

德观”。重塑道德，这是一项社会文化工程。无

论是改变社会的肮脏，还是改变思想的肮脏，都需

要有正确的道德观，构建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否

则很难根除腐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结语

异质形象“镜像自我”是《珊瑚藤》的重要叙

事艺术手段。作者通过不同人的叙事视角，把看

似碎片化的异质形象进行拼接，实现虚幻与真实

的有机杂揉，运用镜像效应反思自己国家的政治、

经济、社会，深刻批判美国的殖民造成了菲律宾的

社会撕裂、政治腐败、人民贫困等严重的后果。作

者在塑造异质形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检视自

我，促进自我形象的形成。作者每创造一个异族

形象往往伴随着一个自我形象的确立。“塑造他

者形象，是进行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②，何塞在

《珊瑚藤》中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描写美国、中国

及日本等异质形象，镜像菲律宾民族自我，对菲律

宾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众进行检视，期望能改

变菲律宾的整体面貌。作者借助小说的隐含叙述

人，以及作品中不同人物的语气、视角、态度、评价

等主观因素反映菲律宾作为一个长期受殖民流毒

影响的国家存在着政治、文化、“种族、阶级、性别

等多种因素交织的权力关系与话语权的争夺”③，

期望能激发菲律宾民族意识和民族自醒，实现民

族独立。

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ｍｉｒｒｏｒｉｎｇ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Ｗｏｒｋｓ：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ｉｏｎｉｌＪｏｓｅｓＣａｄｅｎａＤｅＡｍｏｒ

ＳＵＮ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１，２

（１．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ｕａｉｙ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ｉａｎ２２３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Ｌｙｃｅｕｍ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ｖｉｔｅ４１０７，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ｉｍａｇｅ”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ｗｏｒｋ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ｅｘｏｔｉｃ，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ｔｏｍｉｒｒｏｒｈｉｍｓｅｌｆｖｉａ“ｈｅｔｅｒｏｉｍａｇｅ”．ＣａｄｅｎａＤｅ
Ａｍｏｒｉｓｏｎｅｏｆｓｕｃｈｗｏ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Ｆｉｌｉｐｉａｏｗｒｉｔ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ｉｏｎｉｌＪｏｓ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ｍｉｒｒｏｒｓｅｌ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ｔｄｅｅｐ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１９５０ｓａｎｄ１９６０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ｏｓｅ；ＣａｄｅｎａＤｅＡｍ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ｉｍａｇｅ；ｓｅｌｆｍｉｒｒｏｒ
（责任校对　葛丽萍）

６６

①

②

③

Ｆ．ＳｉｏｎｉｌＪｏｓｅ．Ｔｈｒｅｅ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Ｗｏｍｅｎ．Ｍａｎｉ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ｄａ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９，ｐ．４５．
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张琪：《论多丽丝·莱辛的殖民地他者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